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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萬四千人被表述為那些藉着立約之使者而得潔淨的人,而那大群人則藉着殉道的白袍而被表述.末後日子兩個神聖時期之中的第一個,指出那位為立約之使者預備道路之使者的工作;第二個時期則表述以利亞的工作.第一個時期表述老底嘉復臨信仰活人的查案審判,第二個時期則表述現代羅馬的執行審判.
末後日子中要逃離城市嘅「兆頭」,已被老底嘉時期嘅復臨信徒誤解.懷愛倫姊妹話畀我哋知,主後66年至70年間耶路撒冷嘅毀滅,提供咗一個例證,說明上帝子民喺末後日子所得警告之兆頭.
「時候相距不遠,到那時,我們必像早期門徒一樣,被迫在荒涼僻靜之處尋求避難所.正如羅馬軍隊圍困耶路撒冷乃是給猶太地基督徒逃離的信號;照樣,當我國藉着頒令強制遵守教皇安息日而掌握權力之時,這也必成為給我們的警告.到那時,便是離開大城市的時候,並為着離開較小的城市作準備,遷往山間隱僻之處的幽靜居所.」«證言»卷五,464.
作為逃走記號嘅耶路撒冷被圍,乃係由塞斯提烏斯所發動嘅第一次圍城.因此,塞斯提烏斯所代表嘅,乃係一個暫時被挪去嘅威脅;因為佢一旦設下圍困,隨後就神祕地撤退,而歷史學家至今都未能確定佢如此行事嘅理由.
「當塞斯提烏斯率領羅馬軍隊包圍該城之後,正在一切形勢似乎都有利於即時進攻之際,他們卻出人意外地放棄了圍城.」«善惡之爭»,31.
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同九十年代,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 Henry W. Blair 曾於國會提出一系列法案,要指定星期日為全國休息日.呢啲法案通常被稱為「Blair Sunday Bills」.Blair 參議員係主張守星期日為休息同宗教遵守之日嘅堅定倡導者.佢相信,設立一個統一嘅休息日,會對美國社會產生正面嘅道德同社會效果.雖然佢嘅努力得到一啲支持,尤其嚟自宗教團體,但同時亦遭遇反對,其中包括對政教分離嘅關注.
呢一次,乃係喺嗰隻地上嘅獸嘅歷史中,首次試圖通過星期日立法;而呢隻獸最終喺通過星期日法案之時,乃註定要說話如龍.正係呢一連串布萊爾法案,促使1888年總會會議其中一位使者A. T. Jones進入國會殿堂,並以極其雄辯嘅言辭加以反對.經過幾次嘗試之後,布萊爾參議員推動「全國休息日」嘅勢頭終於失卻.與呢段歷史,以及「全國休息日」（星期日）所包含之意涵,直接相關嘅,乃係可以回顧愛倫·懷特所賜下勸勉嘅歷史記錄.
喺回顧佢對星期日法令所發出嘅警告之中,所見到嘅內容,喺老底嘉時期嘅復臨信徒主義當中,係嚴重而且被廣泛誤解嘅.就住必須離開城市呢個處境而言,正如喺啱啱所引述嘅段落之中,佢寫道：「到嗰時,就係離開大城市嘅時候,為咗離開較細小嘅城市,預備遷往山間幽僻之處隱退嘅家園.」佢一再教導,上帝嘅子民需要住喺鄉村;但佢喺1888年之前,關於鄉居生活呢個主題所畀出嘅勸勉,係將佢關於離開城市嘅指引,置於咁樣嘅背景之中：即係喺不久嘅將來,上帝嘅子民將會需要離開城市.1888年之後,喺佢關於鄉居生活嘅書面指示之中,佢從未偏離過呢一項勸勉：就係我哋早已應當離開城市.
歷史上曾經出現嘅 Blair 全國休息日法案,就係要離開城市嘅「徵兆」;雖然 Blair 法案失去咗完成呢項任務所必需嘅動力,並且退入歷史嘅黑暗之中,但逃離嘅「徵兆」已經賜下.呢個徵兆,係喺由 Cestius 帶來嘅第一次圍城呢一個歷史路標上賜下嘅.即將來臨嘅星期日法例,乃由 Titus 嘅圍城所預表;如果當嗰次圍城臨到之時,仍然有任何老底嘉狀態嘅復臨信徒留喺城市之中,佢哋就會同惡人一同滅亡.
末後有兩段先知性時期.它們被那即將來臨的星期日法所分隔.第一段時期乃係老底嘉復臨信仰之中對活人所進行之查案審判;第二段時期乃係對羅馬淫婦所施行之執行審判.呢兩段時期一再被加以表明,因為十童女的比喻正正係喺呢兩段時期之中,按字面絲毫不差地應驗,正如喺米勒派歷史中一樣.比喻中的耽延時期,就係«哈巴谷書»第二章中的耽延時期;因此,我們現正考察的呢兩段時期,亦曾藉«哈巴谷書»第二章被表明出來.十童女的比喻,同«哈巴谷書»第二章,都曾喺米勒派歷史中按字面絲毫不差地應驗;而當它們應驗之時,«以西結書»第十二章二十一至二十八節亦同樣應驗.
以西結書第十二章最後八節指出一個時候,屆時「每一個異象的應驗」都必成就;就在那時,上帝的異象「不再遲延」.在拉奧底加復臨信仰中,那兩段一再重複、並分別指明對活人之查案審判以及對推羅淫婦之執行審判的歷史時期,正是聖經中一切異象達致其完全而終極應驗的預言時期.在那段時期,十四萬四千人被建立起來;他們代表那不至於死、並要存活直到基督復臨之群體.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基督指出一個「兆頭」,用以表明那一代人已經來到了.
喺由基督就住「那行毀壞可憎的」所提出、並以逃走為「兆頭」所代表嘅兩段歷史之中,有兩個時期被標示出嚟;而佢哋嘅起點同終點,都喺時期開始之時有一個「兆頭」,喺結束之時有若干「兆頭」.基督所指出、用以代表嗰將要一直存留到祂駕雲降臨之最終世代嘅「兆頭」,就係證據,表明我哋而家正處於地上歷史嘅最終世代.
喺«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穌指出,由公元66年至公元70年、實質耶路撒冷被踐踏同被毀滅嗰三年半嘅歷史,一直延伸到屬靈耶路撒冷被踐踏嗰三年半嘅終局;後者始於538年,終於1798年.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軍隊圍困的時候,就該知道它荒涼的日子近了.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中的,應當離開;在鄉間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叫一切所記着的都得應驗.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乳養嬰孩的有禍了！因為地上必有大災難,這百姓也必遭受震怒.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擄到列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路加福音 21:20–24.
外邦人踐踏耶路撒冷嘅「日期」係用複數,因為佢所代表嘅,一方面係對字面上耶路撒冷嘅踐踏,並於公元70年終止;另一方面係對屬靈耶路撒冷嘅踐踏,並於1798年終止.外邦人所代表嘅,既包括異教主義,亦包括教皇主義;而但以理書第八章嗰個提出「要到幾時呢」之問題嘅異象,所論及嘅正正就係呢兩種勢力.
隨後,我聽見有一位聖者說話;又有另一位聖者對那說話的聖者說：「這有關常獻的燔祭、以及那使地荒涼的罪過,以致聖所與軍旅都被踐踏的異象,要到幾時呢？」但以理書 8:13.
«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所講嘅「外邦人嘅日期」,係指上帝向北國施行報應嘅二千五百二十年;呢段時期始於公元前723年,終於1798年.538年標誌住罪人之子站喺聖地,自稱為上帝,因此將呢段時期分成兩個相等嘅一千二百六十年.第二個一千二百六十年,正正就係«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四節所標示為終結嘅同一段歷史,當時「外邦人嘅日期」已經滿了.喺耶穌向祂門徒所指出嘅歷史敘述當中,第二十四節將賜畀門徒嘅見證帶到1798年嘅「末時」.由嗰度開始,耶穌就開始指出與米勒派運動有關嘅「徵兆」.
日頭、月亮、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列國困苦,惶惑不安;海同波浪咆哮;人因驚恐,又因預料將要臨到地上嘅事,就嚇到心膽俱裂;因為天上嘅萬象都要震動.嗰時,佢哋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呢啲事一開始發生,你哋就要挺身昂首,因為你哋得贖嘅日子近了.路加福音 21:25–28.
耶穌指出：「將有徵兆」,並指明這些徵兆乃是日頭、月亮、星辰中的徵兆,列國的困苦,天上權勢的震動,然後人子駕雲而來.所有這些「徵兆」,都已應驗於米勒派的歷史之中.
「預言不單預告基督降臨嘅方式同目的,亦提出一啲徵兆,叫人可以藉此知道佢嘅降臨幾時臨近.耶穌說：『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路加福音 21:25.『那些日子,在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天上嘅眾星要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佢哋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馬可福音 13:24–26.啟示者如此描述嗰啲先於第二次降臨而出現之徵兆中嘅第一個：『又有大地震;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啟示錄 6:12.」
「呢啲徵兆喺十九世紀開始之前已經被見證到.為應驗呢個預言,喺一七五五年,發生咗有記錄以來最可怕嘅大地震……」
「二十五年之後,先知預言中所提到嘅下一個兆頭出現咗——日頭同月亮變為昏暗.令呢件事更顯著嘅,係佢應驗嘅時間早已被明確指出.救主喺橄欖山上同門徒談論時,喺描述教會長期受試煉嘅時期——即教皇迫害持續嘅一千二百六十年,關於呢一段期間,祂曾應許嗰場災難必被縮短——之後,祂就咁樣提到一啲要喺祂降臨之前發生嘅事,並且指出其中第一個兆頭將會喺乜嘢時候被見到：『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馬可福音 13:24.一千二百六十日,即一千二百六十年,喺1798年終止.喺此之前約四分之一世紀,迫害已經幾乎完全止息.按照基督嘅話,喺呢場迫害之後,日頭就要變為昏暗.1780年5月19日,呢個預言應驗咗……」
「基督曾吩咐祂的子民,要儆醒等候祂降臨的預兆,並且在看見他們將臨之君王的徵象時歡喜快樂.祂說：『這些事一開始發生,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祂又指着春天發芽的樹對祂的跟隨者說：『樹木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地成就,也該曉得 神的國近了.』路加福音 21:28, 30, 31.」«善惡之爭»,304, 306–308.
三個羅馬嘅三重應用表明：耶路撒冷先後被異教羅馬同教皇羅馬踐踏一事之中,現代羅馬對聖所同軍旅嘅踐踏,乃係由一段或為一千二百六十日（異教羅馬）,或為一千二百六十個預言年（教皇羅馬）嘅時期所預表.象徵性嘅一千二百六十日（四十二個月）,用以表明現代羅馬迫害上帝忠心子民嘅時期;而每一個時期都各有一個單一嘅「兆頭」,用以指明該時期忠信之人逃遁嘅時間.三個時期之中,每一個都係以若干「兆頭」嘅顯現作結束,而唔係如該時期開始時咁,只有一個單一嘅「兆頭」.
「正正在半夜,上帝彰顯祂的大能,拯救祂的子民.太陽顯現,放射出其全盛的光輝.異象與奇事接踵而來.惡人驚恐駭異地注視這景象;義人卻以莊嚴的喜樂觀看他們得蒙拯救的憑據.自然界中的一切,似乎都偏離了原有的常軌.溪流止息,不再奔流.昏暗而沉重的雲層湧起,彼此衝擊.在這忿怒的諸天當中,有一片清朗之處,榮耀難以言喻;從那裏發出上帝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說：『成了.』啟示錄 16:17.」«善惡之爭»,636.
對羅馬淫婦所施行之執行審判的時期,始於那被高舉起來、用以指明上帝其餘仍在巴比倫中的羊群應當逃離的旗號.那時期終於「神蹟奇事」.那時期始於«啟示錄»第十八章的「第二個聲音」,終於上帝的聲音.當然,«啟示錄»第十八章的第一個與第二個聲音,乃是基督的聲音.第一個聲音指明對活着的老底嘉復臨信徒教會之查案審判的開始;第二個聲音則指明那一時期的結束,但同時也標誌着對羅馬淫婦所施行之執行審判的開始.
完整嘅歷史乃受基督堅立約之嗰一個七所統轄,而即將來臨嘅星期日法,則由中間路標所預表,正如十字架所預表一樣.兩段歷史都具有阿拉法同俄梅戛嘅印記,因為喺兩段歷史之中,起始同終結都由上帝嘅聲音所代表.佢哋亦都代表真理,因為中間路標乃係星期日法嘅悖逆,而希伯來文「真理」一詞,乃由希伯來字母表中第一、第十三同最後一個字母構成.啟示錄第十八章嘅第一個聲音乃係基督嘅聲音,最後一個聲音乃係上帝嘅聲音,而中間嘅聲音,同樣係上帝嘅聲音,亦都係喺嗰度,第十三個字母所象徵嘅悖逆,藉着地獸「說話」如龍而被表明出來,正如啟示錄第十三章所表明嘅一樣.
那即將來臨之星期日法案中的旗號,乃代表上帝忠心之民逃走的「兆頭」;但它亦表明,那一段以旗號被舉起而告終之預言時期的開端,也必須有一個「兆頭」.那個「兆頭」,正是耶穌所指出、證明地球上最後一代已經來到的憑據.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門徒問基督,當祂指出聖殿將要被毀之時,祂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他們問祂說：「夫子,然而,這些事甚麼時候會有呢？這些事將要成就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路加福音 21:7.
然後,耶穌開始指出那段通往主後七十年、聖殿與城邑將被毀滅之歷史,並一直講到第二十四節,在那裏祂指出外邦人的「日期」何時滿了.
佢哋必倒喺刀劍之下,又要被擄到列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嘅日期滿足.路加福音 21:24.
將呢節經文理解為指向字面上嘅耶路撒冷,乃係建基於天主教神學上一種名為未來主義嘅愚妄;呢種主張將象徵按字面套用,並且將預言嘅應驗專門安置喺世界末了.對呢節經文正確應用嘅攻擊,喺整個新約被閱讀嘅過程中,一直係撒但一項重大攻擊.到咗基督嘅時代,字面上嘅耶路撒冷已經唔再係預言中耶路撒冷嘅象徵,因為字面嘅預言已經轉變為屬靈上嘅應用.呢一項啟示,乃係使徒保羅所確立嘅一項重大教導.耶路撒冷被踐踏,表明由公元538年至1798年教皇黑暗時期嗰一千二百六十年.
只是殿外的院子,你要把它撇下,不可量度;因為這是交給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啟示錄 11:2
喺預言之中嘅耶路撒冷,喺十字架上已經唔再係蒙揀選之城嘅象徵.
「有幾多人覺得,踏上古老耶路撒冷嘅土地,乃係一件美事;並且認為,若能到訪救主生平與受死嘅場景,佢哋嘅信心就必大大增強！但係,古老嘅耶路撒冷,除非經過從天而來之煉淨之火潔淨,否則永遠唔會成為聖地.」«Review and Herald»,1896年6月9日.
耶穌喺第二十四節先將門徒帶到一七九八年嘅末時,隨後便引入米勒派時期,即第一位天使嘅宣告進入歷史之時.
日頭、月亮、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列國困苦,惶惑不安;海同波浪咆哮;人因驚恐,又因預料將要臨到地上嘅事,就嚇到心膽俱裂;因為天上嘅萬象都要震動.嗰時,佢哋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呢啲事一開始發生,你哋就要挺身昂首,因為你哋得贖嘅日子近了.路加福音 21:25–28.
引進米勒派歷史的那些預兆,乃照着上帝聖言永不落空之大能而得着應驗.
「日頭、月亮同星辰中嘅兆頭已經應驗咗.」Review and Herald, November 22, 1906.
我哋將會喺下一篇文章繼續講解«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1848年12月16日,主讓我看見天上權能的震動.我看見,當主在賜下馬太、馬可、路加所記載的那些預兆時,祂說『天』,意思就是天;祂說『地』,意思就是地.天上的權能就是日、月、星辰;它們在天上掌權.地上的權能就是那些在地上掌權的.天上的權能必因上帝的聲音而震動.那時,日、月、星辰都要離開原位.它們不是消逝,乃是因上帝的聲音而被震動.」
「昏暗而沉重的雲升起,彼此碰撞.天空裂開,向後捲去;於是我哋得以透過獵戶座中那敞開之處向上觀看,從那裡有上帝的聲音發出.聖城將要經由那敞開之處降下.我看見地上嘅權勢現今正在被震動,而各樣事件乃按次序而來.戰爭,和打仗的風聲,刀劍、饑荒和瘟疫,首先要震動地上嘅權勢;然後上帝的聲音要震動日、月、星辰,以及這地.我看見歐洲權勢的震動,並非如有些人所教導那樣,是天上權勢的震動;乃是憤怒列國的震動.」«早期著作»,41.




